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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庸《神雕侠侣》中的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是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怨偶”典型。

这段婚姻以“砒霜”与“情花”为核心符号，前者象征致命的伤害与恶意，后者

代表甜蜜却暗藏危机的爱情。本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还原柔儿事件、重逢对峙、

公孙绿萼之死等关键情节，剖析人物的心理逻辑；并引入跨文本对比，与《书剑

恩仇录》中天山双鹰，即陈正德和关明梅的怨偶婚姻进行对照。研究发现：第一，

婚姻初期权力与地位不平等，裘千尺确有真情，公孙止是否爱过则无法确认。但

权利的失衡使到他们的婚姻关系异化。第二，柔儿事件中，公孙止杀柔儿自保、

假意悔过、挑断妻子经脉将其囚入地底石窟，暴露其隐忍虚伪的本性。裘千尺在

目睹公孙止杀柔儿全程后仍放下警惕，根源在于自负而非爱。第三，女儿公孙绿

萼自幼以为丧母，父亲冷漠待她，她在冰冷中长大却善良真诚。当她听到父亲要

密谋伤害自己，万念俱灰下，她撞剑而死。第四，情花毒对比显示，公孙止在生

死抉择面前选择杀情人以自保，杨过则宁死不屈。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

检验的不是武功，而是人性底色。第五，与天山双鹰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同是争

吵一生的怨偶，双鹰因爱生疑、殉情而终，公孙止夫妇则因权力博弈、根基不平

等而同归于尽。本研究填补金庸研究中“失败婚姻”叙事的空白，揭示婚姻中权

力、情感与人性的复杂交织的情况，此为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提供文

学层面的参照。 

【关键词】金庸；神雕侠侣；公孙止；裘千尺；情花；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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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金庸武侠作品构建的江湖世界，是中国文学中极独树一帜的存在。在其诸多

作品里，爱情与婚姻的描绘丰富多元，为故事增添了深厚的情感底蕴。作为金庸

的经典之作之一的《神雕侠侣》，不仅以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动人心弦，还

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构建了复杂多样的情感关系。 

公孙止与裘千尺作为故事中的配角，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色彩。

在绝情谷这个特殊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发展与“砒霜”和“情花”紧密相连。

砒霜，本是剧毒之物，在他们的婚姻里象征着致命的伤害与恶意；情花，美丽却

带刺，触碰即中毒，恰似这段婚姻中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的爱情。二者交织，映

射出这段婚姻中权力的争夺、情感的扭曲以及人性的复杂。 

这种独特的婚姻关系，在武侠文学的大框架下显得尤为特殊，既展现了金庸

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洞察，也为研究武侠小说中的婚姻叙事提供了独特的样本。

从更广泛的文学研究领域来看，它有助于拓展对文学作品中婚姻主题的理解，也

能为探讨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构建了一个波澜壮阔且充满侠义柔情的江湖世

界，其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极具独特性与研究价

值。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武侠世界里，爱情与仇恨交织，权力与欲望碰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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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谷谷主公孙止与铁掌帮千金裘千尺的畸形婚姻却以其极端化的情感形态与符

号隐喻，成为解读金庸小说婚姻伦理的重要切口。公孙止与裘千尺的故事，宛如

一首悲歌，唱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 

传统武侠小说往往将“侠义”置于叙事优先级，婚姻与情感多作为侠义精神

的附属存在，然而金庸突破这一框架，在《神雕侠侣》中展现了情爱与人性的矛

盾与冲突。
1
在这一系列的情感模式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呈现出“怨偶”的

特征，彻底剥离了“侠侣”叙事的浪漫滤镜。 

在绝情谷这一封闭空间中，金庸设置了“砒霜”与“情花”两个高度象征化

的符号。裘千尺发现公孙止与柔儿私通并密谋私奔后，在二人计划私奔当日，先

后将柔儿与公孙止推入情花丛，使二人身中情花毒。情花毒需以绝情丹化解，但

裘千尺早已将全部绝情丹浸入砒霜水中。若要解毒，便会被砒霜毒死；若不解毒，

则会被情花毒折磨至死。她只留下一枚未被砒霜浸过的绝情丹，逼公孙止在自己

与柔儿之间做出选择。砒霜与情花，在此都成了裘千尺控制公孙止、逼迫他就范

的工具。 

此外，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当前金庸研究对“情”的讨论多集中于理想化

爱情模式，忽视了诸如公孙止与裘千尺这类“失败婚姻”的叙事价值。夫妻之间

的控制与反控制、伤害与报复的循环逻辑，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权力异化的普遍现

象。裘千尺对公孙止的控制欲，远非金庸笔下黄蓉、小龙女等人对夫君之控制可

比，她的作为也确实伤害了公孙止的自尊心。因此，裘千尺与公孙止的婚姻不仅

 
1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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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了《神雕侠侣》的情感维度，也为理解金庸作品中情与理、爱与权的复杂关

系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神雕侠侣》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力求从多

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在学术层面，当前的金庸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侠侣”和“英雄”等主流形

象上，对“怨偶”叙事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公孙止与裘千尺这对夫妻，长期处于

研究视野的边缘。本研究以他们为切入点，揭示金庸对婚姻关系的复杂认知，他

们的关系既非浪漫化的“江湖侠侣”，也非简单的“善恶对立”模式，而是一种

权力博弈下的情感异化。这有助于填补金庸研究中“失败婚姻”叙事的空白，拓

展武侠小说情感书写的讨论维度。 

在现实层面，这段婚姻暴露出的权力控制、情感剥削、创伤循环等问题，与

当代社会中因权力失衡导致的情感暴力现象形成镜像对照。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

姻悲剧，正是一面镜子——它让当代读者看到：当婚姻中的权力从“维系关系的

手段”异化为“控制与报复的工具”，亲密关系将走向毁灭。通过对这段关系的

剖析，可以助力读者识别现实婚姻中的毒性因素，进而反思如何在平等基础上构

建健康和谐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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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情爱世界一直是学

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陈墨在《情爱金庸》的引言中，便系统地指出了金庸小说

情爱书写的严肃性、丰富性与深刻性。
2
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将“情”与

“义”、“武”并列为金庸小说的三大内容支柱，认为纯情故事极大丰富了武侠

小说的人性内涵。
3
学界针对《神雕侠侣》的情爱关系已产出大量成果，但大多集

中在杨过与小龙女的主线爱情，以及其他正面或悲情的情爱模式。相比之下，对

公孙止与裘千尺这对怨偶婚姻悲剧的专门研究仍较为零散，多作为其他主题的佐

证，此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目前相关研究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一、作为情爱类型与人性论的例证。在许多研究里，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

常被用作反面典型，用以论证爱情与人性的扭曲。陈墨在《情爱金庸》中指出裘

千尺将夫妻关系异化为母子、师徒、主仆关系，权力结构严重不对等，加之对公

孙止人格的轻视，最终激发其反叛之心。
4
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中，

陈墨又将公孙止的闭穴功夫视为人格寓言，认为其自私懦弱又凶狠毒辣的性格
5

正是长期压抑后的极端反弹。
6
同时，他指出裘千尺任性霸道、愚昧无知，是婚姻

 
2
 陈墨，《情爱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iii-x。 

3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40。 

4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5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页 142。 

6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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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重要原因。
7
此外，在《细读金庸》的逐回评点中，陈墨还对二人的深层心

理做了进一步剖析。他认为，公孙止外表道貌岸然，内里却残酷无道、卑鄙无耻，

善于伪装，乃至自欺而不自知。
8
而裘千尺与公孙止之间的根本症结，在于“妇对

夫有爱而无敬，故而其爱落空；夫对妇有敬无爱”，这份畏惧与敬重最终反而成

为背叛的根源。
9
 这种解读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本身的弱

点。陈岸峰在《解构金庸》中，从情之正变的角度审视这对夫妇，认为公孙止为

人既好色又歹毒，全然不知道情为何物，
10
裘千尺同样狠辣，二人互相残害，恰

与杨过、小龙女的一往情深形成强烈反差，
11
凸显金庸情爱书写的多元性。 

二、空间叙事与象征意象研究。邓嘉祺在 〈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

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指出，绝情谷不只是故事场景，更是象征人物性

格与价值冲突的空间，其阴冷闭塞恰与二人自私残忍的人格相呼应。情花香甜却

苦涩、带刺、多苦果，也正是二人由爱生恨、互相伤害的婚姻隐喻。
12
陈墨在《文

化金庸》中亦指出，情花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是文化心理的象征，它种种的

特性都是对情的隐喻。
13
这一思路明确了情花的符号意义，也为本论文以情花与

砒霜作为核心隐喻展开分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7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51-152。 

8
 陈墨，《细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32。 

9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10
 陈岸峰，《解构金庸》（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20），页 104。 

11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08。 

12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常州工学院学报

(社科版)》2021 年第 4 期，页 28-30。 

13
 陈墨，《文化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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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主义与性别权力视角。陈曦在《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将裘

千尺与黄蓉等最终“回归夫权”的女性相对照，认为裘千尺以武功和恩情建立的

强势地位，是对传统男权的颠覆。公孙止的极端报复，则隐含男性对强势女性的

恐惧，象征男权对“大母亲”式女性的打压与回归。
14
邢海霞在〈情爱与生命的

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中以强权驾驭丈夫，最终导致两人因情生恨、互

相算计。
15
这类研究从权力结构切入，与本文思路高度契合。 

四、作为多元情爱模式中的反面类型。曾玟莲在《〈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

究》中，将二人关系归为“独占强势的爱情”，认为这段女强而男弱的婚姻之所

以毁灭，在于裘千尺的强势专擅伤害公孙止自尊，而公孙止则以背叛与残酷报复

回应。两人都不懂得爱情需要平等、尊重与包容，违背了爱的本质。
16
  

总体来看，前人已从性格、象征、空间、权力、情爱类型等角度对公孙止与

裘千尺的婚姻悲剧做出了不少深刻的阐释，也普遍认同权力不对等是悲剧的核心。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较少关注二人关系演变的来龙去脉；同时，对“砒霜”

这一核心意象及其象征的“恨之毒”，与情花所象征的“爱之毒”之间的内在关

联与主题递进，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因此，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聚焦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以“情花”与

“砒霜”为双重核心隐喻，分别对应爱之毒所承载的控制与压抑，以及恨之毒所

导向的报复与毁灭，完整梳理二人从婚姻缔结、权力博弈到最终同归于尽的全过

 
14
 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 19。 

15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页 38。 

16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台北：淡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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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从而更深入地揭示这段畸形婚姻的本质，及其所蕴含的人性、权力与爱情异

化的深层意义。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研究聚焦于《神雕侠侣》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以绝情谷这一地

点为切入点，全面剖析他们两人从相识、结合到决裂的全过程。本文深入挖掘在

这一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毒”与“爱”的表现，包括人物的言行举止、内心想

法、情感变化等。《神雕侠侣》为核心场域，以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为主，剖析

其关系的演变。 

具体而言，研究范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婚姻缔结阶段的权力结构与

情感真相；第二，婚姻破裂阶段的关键情节，公孙止出轨柔儿，被裘千尺发现后

二人被推入情花丛，公孙止为自保杀死柔儿，继而囚禁妻子；第三，婚姻的悲剧

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就是公孙绿萼如何映照出父母的婚姻；第四，情花毒在公孙

止与柔儿，以及杨过与小龙女身上的不同反应；第五，婚姻结局的分析及与《书

剑恩仇录》天山双鹰的对照。 

在现实意义层面，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关系的剖析，为当

代社会中婚姻关系里存在的权力异化现象提供文学层面的镜像参照，警示人们情

感支配与报复心理对亲密关系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本研究采用的《神雕侠侣》版本为广州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新修版。选择

该版本的原因如下：第一，新修版是金庸先生晚年亲自定稿的版本，最能体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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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文本立意与叙事追求。第二，新修版对旧版部分情节漏洞与逻辑矛盾做了

修正，人物动机更清晰、叙事更完整，作为学术分析的文本基础更为可靠。第三，

新修版是目前最通行、最易获取的版本，便于读者与研究者查阅核对原文。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与对比分析法。 

文本细读法主张以文本为中心，通过反复、仔细地阅读来分析和阐释作品本

身。
17
本研究运用文本细读法，从《神雕侠侣》中抽取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相关

的关键情节，包括柔儿事件、对情花的描写、重逢对峙、公孙绿萼之死等，对人

物对话、心理描写、动作细节进行分析，揭示这段婚姻从权力与地位的不对等到

互相毁灭的演变。 

对比分析法包括同一文本内的对比与不同文本间的对比。同一文本内的对比

是比较公孙止和柔儿与杨过和小龙女面对情花毒的不同反应，揭示情花丛作为

“情感试炼场”的检验功能。不同文本间的对比把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与《书

剑恩仇录》中的天山双鹰，陈正德与关明梅的婚姻进行对照，通过两对怨偶的不

同结局，揭示权力结构是否平等如何决定婚姻的走向。 

 

 

 
17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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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论文架构与研究难题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梳理研究背景、目的、前人成果、研究范

围与方法。第二章分析婚姻的缔结，探讨权力不对等如何埋下“毒”的种子，并

追问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真相。第三章聚焦情花之毒，还原柔儿事件的细节、

剖析人物心理，并通过公孙止和杨过身中情花毒对比揭示他们人性的底色。第四

章解读结局的隐喻，分析砒霜作为“恨之毒”的象征意义，并以公孙绿萼和天山

双鹰为对照，深化对这段婚姻的理解。第五章为结论，总结研究发现与局限。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面临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公孙止内心活动的缺失。小说从未直接描写公孙止的内心活动，读者

只能从他的外部行为反推他的情感状态。这给“公孙止是否爱过裘千尺”这一问

题的追问带来了根本性困难。本文的处理方式是：承认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转而聚焦于可以确认的两件事：一、裘千尺确实爱过公孙止，二、婚姻从一开始

就建立在权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第二，跨文本对比案例的选择。为了凸显公孙止夫妇婚姻的特殊性，本文选

择了天山双鹰作为对照案例。两对怨偶的争吵根源、感情根基、结局走向均有明

显差异，通通过对比可更清晰地展现权力结构对婚姻走向的关键作用。 

第三，论述篇幅与研究深度的平衡。公孙绿萼的悲剧、情花毒的人物对照、

天山双鹰的跨文本比较等内容均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本文在保证核心论点完整

的前提下，对论述范围与篇幅做了适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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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婚姻的缔结：权力雏形与“爱”的真伪 

 

第一章已梳理了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的研究方法，本章将进入具体分析。公

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一场偶然，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权力不对等的种子。裘

千尺以师父、母亲、恩人的多重身份进入这段关系，公孙止则始终处于学习者、

被照顾者、债务人的从属位置。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婚姻中所谓的“爱”

从一开始就掺杂了依附与感激。本章将依次分析这段婚姻的缔结背景、初期的权

力结构，以及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真相，并透过“闭穴功夫”的隐喻，揭示公

孙止长期压抑的人格如何为日后的背叛与报复埋下伏笔。 

 

第一节 裘千尺的负气出嫁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一场偶然。据裘千尺自述，她因与兄长裘千仞争

执而负气离家，流落江湖，误入绝情谷，与公孙止相遇，二人结为夫妻。 

关于裘千尺与公孙止这段姻缘的起始，《神雕侠侣》原文虽着墨不多，却已

埋下深层的悲剧伏笔。裘千尺因与兄长争执，一怒离开铁掌山，独自流落江湖，

途中偶然踏入绝情谷，因而与公孙止结为夫妇。从动机来看，这场婚姻并非建立

在平等相知、两情相悦的基础之上，更像是裘千尺离家之后寻求安身之所的命运

际遇，二人的结合从一开始便缺少稳固的情感根基。 

更为关键的是，裘千尺并非以普通女子的身份进入绝情谷。她出身铁掌帮，

武功根基深厚，婚后将自身武艺倾囊传授给公孙止，又细心修补其家传武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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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绽，在武学层面上实际居于“授艺者”的地位。公孙止虽为谷主，却在武艺与

处事上长期受裘千尺的影响与主导，两人之间自婚姻伊始，便形成了强弱分明、

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段以实力与控制为底色的关系，也为后来的反目与恩怨埋

下了伏笔。 

需要强调的是，固然这段婚姻并非两情相悦，不等于说双方完全没有感情。

裘千尺对公孙止是有爱的，公孙止对裘千尺也并非全无感情，他受她武功传授，

受她生活照料，更受她救命之恩，心中自然存有感激与敬重。但这份感情从一开

始就建立在权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裘千尺带着自己是上位者的心理优势进

入婚姻，而公孙止则处于从属地位。双方虽有感情，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后感

情异化的种子。 

 

第二节 婚姻初期的权力结构 

婚后初期，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关系呈现出多重身份的叠加，二人既是师徒关

系，也是母子关系，更是主仆关系，也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
18
。每一种身份都

在强化同一件事，就是权力的不对等。 

裘千尺见公孙止内功修为尚有不足，于是将铁掌帮的武功精要倾囊相授。公

孙止本就武功不弱，得裘千尺传授后与指点后，武功更有进益。表面上看，这是

夫妻间的相互成就，实则隐含着一层深刻的权力关系——裘千尺是“给予者”，

而公孙止是“接受者”；裘千尺占据知识高地，公孙止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师

 
18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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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关系的底色，使得夫妻间的平等对话从一开始就难以实现。 

裘千尺不仅传授武功，还悉心照料公孙止的生活。从小说来看，裘千尺对公

孙止的照料是母亲式的包办，她曾自述：“成亲后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

连他的饮食寒暖，哪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19
这

种全方位的照料已超出普通夫妻的相互扶持，带有强烈的包办与管控色彩。公孙

止在这段关系中，既是丈夫，也是被安排、被管束的一方。裘千尺以“为你好”

的姿态介入公孙止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夫妻关系异化为保护与被保护、管教与被

管教的模式。这种管束与支配，已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公孙止的个人空间。 

更关键的是救命之恩。裘千尺回忆： “有一次强敌来袭，若不是我舍命杀退，

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20
这份救命之恩，成为压垮夫妻平等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此以后，裘千尺不仅是妻子、师父、母亲，更是公孙止的恩人。她凭借武功优

势与救命之恩，以师长兼恩人的姿态自居，对他颐指气使、居功自傲，这种不对

等的相处模式严重挫伤了公孙止的自尊心。
21
 

几种身份叠加的结果，是夫妻关系的彻底异化。本该平等的婚姻，变成了“上

位者与下位者”的支配关系。裘千尺在这段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而公孙止则沦

为永远的“债务人”——他欠妻子的，是武功，是照料，是一条命。这些恩情，

在婚姻关系中变成了无形的枷锁，让他无法在妻子面前抬起头来。 

 
19
 金庸，《神雕侠侣》（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页 632。 

20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3。 

21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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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 

如此，公孙止爱过裘千尺吗？小说并没直接给出答案。我们只能从他们婚姻

的起点、过程和结局一步步探寻。 

据裘千尺自述，婚后她将全身武艺倾囊以授，悉心照料公孙止的饮食寒暖，

甚至在他遭遇强敌围攻时舍命相救，身上因此留下三处刀疤。这些付出，在她看

来是夫妻恩爱的证明，也让她相信公孙止对自己是怀有同样感情的。 

然而，这段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说话者是裘千尺本人。她以“给

予者”自居的心态贯穿始终——在她口中，她是传授武功的人、是照料生活的人、

是舍命相救的人。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她所相信的“公孙

止对她有感情”，究竟是公孙止发自内心的爱意，还是她对公孙止感激之情的自

我解读？这一点，小说没有提供公孙止的视角作为印证。第二，小说只记录了裘

千尺的付出，没有记录公孙止的回应。我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却不知道他当时怎

么想、怎么感受。这段婚姻初期的情感真相，因此留下了一片空白。对此，下文

提出三个问题，以进一步探寻这段关系的本质。 

如果公孙止确实对裘千尺有过感情，那这份感情的底色是什么？ 

公孙止是一个长期处于“接受者”位置的人——接受裘千尺的武功传授，接

受她的生活照料，接受她的救命之恩。而裘千尺则始终站在“给予者”的位置上。

这种单向关系，与平等的夫妻之爱有着本质区别。即使公孙止对裘千尺有过感情，

这份感情也必然掺杂了对“给予者”的依赖与仰视，而非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相

互倾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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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公孙止是否知道裘千尺的身份？ 

原文没有明确交代。但从裘千尺“误入绝情谷”后二人成亲的叙述来看，更

像是偶遇结合。她因与兄长裘千仞争执而负气离家，流落江湖，无意中来到绝情

谷，与公孙止相遇，二人结为夫妻。整个过程没有预谋的痕迹。因此，没有理由

认为公孙止是冲着“铁掌帮帮主之妹”的身份娶她。他当时面对的，只是一个流

落到谷中的陌生女子。 

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曾有过感情，为何后来能下狠手？ 

公孙止后来的行为——杀柔儿、挑断妻子筋脉、囚妻十六年、杀女不悔——

与他当初对裘千尺的种种顺从形成巨大反差。这种转变如何解释？ 

答案或许不在于他“当初有没有爱”，而在于这段关系的本质：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段权力不对等的婚姻。裘千尺以恩人自居，动辄提醒公孙止“你欠我一

条命”；她对他百般控制，从武功到生活，从大到小，无一不管。公孙止表面顺

从，内心却早已积压了无数不满。杨过在听完裘千尺的叙述后，心中想到 “定是

你处处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全听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

之心。”22 

这句话道破了问题的本质：公孙止的“反叛”，是对长期被压制、被轻视的

反弹。他后来的举动，不是因为“爱消失了”，而是因为“权力反转了”。一个长

期处于弱势的人，一旦获得反击的机会，往往会比强者更狠。公孙止对裘千尺的

极端报复，背后折射出男性对强势女性的深层恐惧。他将裘千尺推入深渊、挑断

 
22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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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脉，不仅是为了摆脱控制，更象征着男权秩序对挑战其权威的“大母亲”式女

性的打压，试图以此回归正统的男性主导世界。
23
 

因此，回答“公孙止是否爱过裘千尺”这个问题，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

答的问题。小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内心世界的描写，我们能确认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裘千尺确实爱过公孙止。她为他付出武功、照料生活、舍命相救——这一

切都是真的。第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裘千尺是“给予者”，公孙止是“接受者”；裘千尺以恩人自居，公孙止长期处于

被控制的地位。这种关系格局，远比“爱或不爱”更能解释后来的悲剧。 

当权力压迫超出承受极限，当被控制者终于等到反击的机会，那些无法言说

的怨恨便会爆发出来。公孙止的狠，不是没有爱过，而是这段关系从来就不是爱

能够承载的，以致后来扭曲。 

 

第四节 “闭穴功夫”的隐喻：压抑的功夫，压抑的人格 

在金庸的叙事中，公孙止的家传武功“闭穴功夫”，正是解读其人格与心理

的关键。按照陈墨的看法，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人所练的武功，往往是其性格

的外化与提示。
24
 

这门功夫的修炼条件是，必须长期远避油荤，一旦见血或破戒，数十年苦功

 
23
 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页 19。 

24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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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原形毕露、脆弱不堪。裘千尺对它的评价是“难练易破，不练也罢。”25
 

闭穴功夫的本质，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压抑的功夫。它以终身素食为代价，换

取武功的维持。但这种压抑并非通过内在感悟化解欲望，而是以“强制隔离”的

方式实现——公孙止甚至让绝情谷中所有人都成为素食者，将自我压抑变成了全

谷的生活规则。对本性和欲望的刻意压制，并不会使其消除，只会让它越发膨胀，

最终走向扭曲
26
。 

这种压抑模式，与公孙止在婚姻中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同构。他在裘千尺面前，

长期处于“厌烦和恐惧”的压抑状态——不能反抗，不能表达不满，更不能做真

实的自己。表面顺从之下，是被不断挫伤的自尊与被压制的欲望。闭穴功夫的破

绽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压抑只能维持表面平静，一旦堤坝出现漏洞，被压制的欲

望便会泛滥成灾，再也难以自我控制。公孙止与柔儿的私通、对小龙女的痴迷，

乃至最终的丧心病狂，正是这种长期自我压抑后的畸形反弹
27
。 

裘千尺后来用自身鲜血破掉公孙止的闭穴功夫，极具象征意味——她以一滴

血，亲手摧毁了他苦练多年的武功屏障；正如她多年来的控制与轻视，早已一步

步破掉了他表面的“君子人设”，最终释放出他体内被压抑的“野兽”。 

公孙止的压抑，不仅体现在武功修炼的方式上，更深植于他所处的空间之中。 

绝情谷的阴冷与封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座无形的精神牢笼。

 
25
 金庸，《神雕侠侣》，页 659。 

26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4-146。 

27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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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充满不幸往事、漂浮痛苦记忆的空间中，空间本身便会成为

腐蚀心灵、扭曲性格的枷锁。
28
公孙止自幼浸润于绝情谷“绝情灭欲”的祖训之

下，其人格的扭曲与压抑，早已在闭穴功夫之外埋下了更深的根源。 

 

第五节 小结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和地位的不对等之上。裘千

尺以师父、母亲、恩人的多重身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孙止则处于徒弟、孩

子、欠债人的从属位置。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敬爱掺杂了太多

感激与依附，难以称之为纯粹的夫妻之情。当依附她变成压迫他，“敬爱”便迅

速转化为怨恨。闭穴功夫的隐喻揭示得更深：长期压抑的欲望不会消失，只会以

更扭曲的形式爆发。公孙止后来的背叛与报复，早已埋藏在婚姻初期的权力与地

位的不平等之中。当时机来到，则权利和地位将会反转。裘千尺试图用强权驾御

丈夫，最终导致两人因情生恨、相互算计。
29
 

  

 
28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8-29。 

29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页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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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花之毒：背叛、报复与人性试炼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权力不对等的婚姻结构使到公孙止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

这种压抑需要一个出口，而情花的出现，恰好将婚姻中潜藏的“毒”推到了台前。

情花既是绝情谷中独有的奇花，也是金庸对爱情本质的隐喻，入口甘甜，回味苦

涩，遍身是刺，稍有不慎便为之所伤。本章将从情花的双重隐喻入手，分析公孙

止在柔儿身上寻求的情感补偿，还原柔儿事件的完整经过与心理博弈，并追问裘

千尺为何在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最后，通过对比公孙止与杨过面对情花

毒的不同反应，揭示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的真正意义。 

 

第一节 情花的双重隐喻 

情花是绝情谷中独有的奇花，也是金庸在《神雕侠侣》中设置的极具象征意

义的意象，这种花树 “枝叶上生满小刺，花瓣的颜色却是娇艳无比，似芙蓉而更

香，如山茶而增艳”30
，且“果子或青或红，有的青红相杂，还生着茸茸细毛，

就如毛虫一般”31
。情花树的果子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苦的，偶尔有甜的，外表却

看不出区别。 

情花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爱情的象征意义，
32
它的特性，从一开始就带着矛盾

 
30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7。 

31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8。 

32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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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底色。正如陈墨所言，情花“与其说是自然之物，不如说是文化心理的象

征”，它身上的种种特征，都是对爱情本身的隐喻
33
。 

从表层来看，情花的某些特征和爱情的浪漫相呼应。它 “入口香甜，芳甘似

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34
，如同爱情初时给人的美好感受。它的花朵娇艳，

香气袭人，与“情”字相连时，总是令人心向往之。 

从深层来看，情花的特性则揭示了爱情的危险本质。它的果实“十果九苦”，

花朵虽美，枝叶上却满是小刺。一旦被情花刺伤，本身并无大碍，但“十二个时

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否则苦楚难当。”35
情花之毒，乃与“情”共生的。若只

是轻微刺伤，不动情便可自愈，但若如公孙止与柔儿那般被摔入情花丛中遍体鳞

伤，三十六天后就会全身剧痛而死。一天内若是没有解药，便是神仙也难救。 

此花名为情花，却生长在以“绝情”为名的山谷之中
36
。绝情谷以“绝情”

立规，要求谷中人摒弃情欲，然而情花偏偏在此繁盛，情感终究无法被彻底禁绝。

这种空间与情感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小说中最具张力的“空间冲突”，
37
越

是绝情之地，情花越盛；越想断绝情欲，情感越是不可遏制。这种做法从根本上

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
38
绝情谷的主人公孙止，恰恰是最无情之人。公孙止在这

样的环境中长大，其性格的扭曲与压抑是必然的。当公孙止与柔儿私通之事败露，

 
33
 陈墨，《文化金庸》，页 256。 

34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7。 

35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8。 

36
 陈墨，《细读金庸》，页 29-30。 

37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9。 

38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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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千尺将二人推入情花丛中，正是要用情花之毒，逼公孙止在她与柔儿之间做出

选择。 

 

第二节 公孙止的背叛 

在裘千尺的管束下，公孙止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他对妻子既敬且畏，表面

顺从，内心却积压着无数的不满。这种压抑需要一个出口，而柔儿的出现，恰好

为他提供了这个出口，令其情感得以补偿。 

柔儿是绝情谷中的婢女，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 “柔”，与裘千尺的“刚”

形成鲜明的对比。柔儿柔弱、顺从、依赖，她的存在让公孙止第一次体验到了“被

依赖”的感觉
39
。在裘千尺面前，他是接受者、学习者、被救者；在柔儿面前，

他却是给予者、保护者、掌控者。 

公孙止的选择，本质上是想扭转自己在婚姻中的逆境。他在柔儿身上寻找的，

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一个能让他找回男人尊严的女人。像他这样内心渴望掌控

却处处被压制的男人，需要柔儿这样柔顺的女性来确认自己的价值
40
。 

然而，这场背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脆弱的背叛”。柔儿能给公孙止的，只

是暂时的情感补偿，而非真正的救赎。当危机降临时，这份本就脆弱的感情，便

迅速现出原形。 

 
39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40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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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柔儿事件 

柔儿事件是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的转折点。裘千尺无意中发现公孙止和柔儿

的私情，并且还知道了他们二人要私奔的计划。私奔当日，裘千尺趁公孙止还没

赶到相约的地点，便先将柔儿摔入情花丛中。公孙止赶到后，她扣住他脉门，也

把他摔了进去。二人先后中毒，遍体鳞伤。 

情花毒需要绝情丹来解其毒性，但当公孙止与柔儿赶到之时，却发现裘千尺

早已将几百枚的绝情丹浸在砒霜水中，就算解了情花之毒，也会被砒霜给毒死。

公孙止到静室向裘千尺求情，求放了他们二人的性命。裘千尺只给了公孙止一枚

绝情丹，对公孙止说，绝情丹只剩这一枚了，让他自己决定救谁。公孙止接过解

药，来到丹房，对疼的打滚的柔儿说愿意与她同死。柔儿信以为真，满脸感激之

情。 

然而公孙止抽出长剑，一剑刺入柔儿的胸口，杀了她，随后用她的尸体擦净

剑上血迹，若无其事地将剑收回鞘中。紧接着，他转身向裘千尺下跪求饶，发下

几百个毒誓，说绝对不再犯了。之后，公孙止一直劝裘千尺喝酒，把她灌得大醉。

待裘千尺不省人事后，公孙止挑断她的手筋脚筋，将她推入地底石窟。 

这一连串动作中，最令人心惊的，是公孙止的冷静。杀柔儿前，他说 “我跟

你一块死”41，这是谎言；杀柔儿后，他用她的尸体擦净剑上血迹，这是冷酷；

转身向裘千尺下跪，称柔儿为“贱婢”，这是翻脸无情。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毫

无犹豫，可见他早已想好自保之策。而此后挑断裘千尺的筋脉，将她囚禁在地底

 
41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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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里，更是彻底的报复。 

柔儿的悲剧在于，她至死都相信公孙止会随她而去。她不知道，自己只是公

孙止用来换取活命机会的筹码。 

 

第四节 裘千尺的心理 

裘千尺在窗外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她看到公孙止杀柔儿，看到他擦剑，看

到他下跪求饶。按理说，一个能瞬间杀死情人、冷静擦剑、转身就喊“贱婢”的

男人，他的“悔悟”没有多少可信度。 

但裘千尺竟然信了。她见公孙止亲手杀了柔儿，且他事后设宴赔罪，言辞恳

切，便自以为他是真心悔悟，心中大为得意欢喜。于是她也“胸怀欢畅，竟然喝

得沉沉大醉。”42
等到裘千尺醒来的时候，她早已被公孙止挑断筋脉，囚入石窟

了。 

因为她的自负，让她付出巨大的代价。她认为公孙止选择她、杀柔儿，是因

为“她更重要”。这份相信，源于她对这段婚姻的投入，她付出了那么多，当然

希望得到回报。她坚信公孙止的一切成就拜她所赐
43
，故他不敢也不能反叛。裘

千尺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没想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比柔儿还惨。 

像裘千尺这样强势又自以为是的女人，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她对丈夫有感

情却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故一腔真心终究落空；而公孙止对妻子虽有敬畏，却从

 
42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6。 

43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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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过真正的爱意，这份敬畏最终反而成了他背叛的理由
44
。裘千尺的悲剧根源，

是源于她对公孙止的控制与轻视，而非单纯的“爱错人”
45
。 

 

第五节 身中情花毒的对比 

公孙止与杨过同样深受情花毒之苦，然二人反映出不同的人性底色。 

公孙止与柔儿是被裘千尺丢入情花丛中，因中毒太深，因此必须服用绝情丹

才能活命。杨过与小龙女则是被公孙止下令，让绝情谷中的弟子把情花堆到杨过

身上，杨过因此中毒。小龙女见杨过受苦，就扑到他身上与他同甘共苦，也因此

中毒。两对情侣都是被迫中毒，但面对生死考验时，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中毒时，公孙止与柔儿是偷偷私会，而杨过与小龙女是光明正大的相爱。裘

千尺将绝情丹全部毁掉，只留一枚逼公孙止在情人与自己之间抉择。而裘千尺对

杨过，先是逼他娶公孙绿萼，被拒绝后，又以解药为筹码，要挟他去杀郭靖、黄

蓉。 

面对生死，公孙止选择杀柔儿自保。他先对柔儿说“我跟你一块死”46
，骗

得她满怀感激，紧接着一剑刺入柔儿的胸口，将她杀死。杨过则选择宁死不屈，

他宁可不娶绿萼，宁可毒发身亡，也不愿违背对小龙女的承诺；他答应去杀郭靖，

本是想借机报仇，但真正面对郭靖时，却因郭靖的赤诚与大义而下不了手。结局

 
44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45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46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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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截然不同。柔儿死，公孙止苟活；杨过与小龙女历经磨难，最终重逢。 

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的意义在此凸显：它检验的不是武功高低，也不

是聪明才智，而是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公孙止选择了自己，杨过选择了坚守。

同一片情花丛，照出的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人性底色。 

 

第六节 小结 

柔儿事件是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婚姻是控制与压抑的

对峙，公孙止表面顺从，内心积压不满；在此之后，婚姻进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

性循环。 

公孙止在这场事件中暴露了他的本质：自私、懦弱、凶狠、毒辣
47
。他能杀

情人，能擦剑求饶，能下跪发毒誓，能趁醉挑断妻子筋脉——这一切都不是一时

冲动，而是长期压抑后的极端爆发。 

裘千尺的悲剧则在于她控制了一切，却控制不了丈夫的心。她以为付出可以

换来忠诚，以为掌控可以杜绝背叛，却不知被控制的人，终有一天会反噬。她的

自负，让她低估了公孙止的城府，也让她在亲眼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 

而身中情花毒的对比，则将这场婚姻悲剧提升到更普遍的层面，同一场试炼，

照出不同的人。公孙止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他人性的必然
48
。情花丛见证了他

 
47
 陈墨，《形象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133。 

48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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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毒”，也宣告了这段婚姻的不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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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砒霜与同归于尽：牺牲与余论 

 

如果说情花是“爱之毒”，那么砒霜就是“恨之毒”。在柔儿事件之后，公孙

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彻底走向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十余年后，两人在绝情

谷重逢，昔日的夫妻之情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恨。本章将分析砒霜作

为“恨之毒”的象征意义，还原二人重逢对峙的场景，并讨论女儿公孙绿萼在这

场婚姻悲剧中的牺牲。通过与《书剑恩仇录》中天山双鹰的跨文本对比，进一步

揭示权力结构是否平等，如何决定了怨偶的最终走向——即走向殉情，还是走向

相杀。 

 

第一节 重逢与对峙：砒霜之恨 

砒霜在《神雕侠侣》中只出现一次，就是裘千尺将数百枚绝情丹浸入砒霜水，

最终只余下三颗未被毒浸，却先只拿出一颗，故意误导公孙止，逼他在生死间做

出抉择。 

如果说情花是“爱之毒”，那么砒霜就是“恨之毒”。情花让人在动情时痛苦，

是爱的异化；砒霜则直取性命，是恨的极致与决绝。在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中，

砒霜象征着不留余地的毁灭。它不是中毒后的挣扎，而是主动投下的致命毒药；

不是控制与反抗的拉锯，而是你死我活的彻底了结。 

这份“砒霜之毒”，在两人十余年之后的重逢中彻底爆发。裘千尺被囚禁在

地底石窟十余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铁掌帮千金。她被公孙止挑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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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脚筋，手足无力，无法站立行走，只能盘膝而坐，靠枣实和井水活命。长年不

见天日，令她半身赤裸、秃头枯槁，满面皱纹，只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满脸怒

容，凛然生威。她练成了一门奇特的功夫，口吐枣核钉，能在数丈之外取人性命。 

公孙止呢？他仍是绝情谷主，表面执掌绝情谷，风光依旧，内心却早已腐朽

不堪。他对女儿公孙绿萼冷淡疏离。十余年里，他以为裘千尺早就已经死了，却

不知那个被他挑断经脉、推入地穴的女人，一直在暗中等待报复的机会。 

二人重逢于公孙止与小龙女的婚礼之上。裘千尺假扮成二哥裘千仞，说了句：

“我和你谊属至亲，你假装不认得我么？”49
公孙止不信眼前人是裘千仞，便令

随从取出一封书信当众朗读，信中内容说了裘千尺的大哥裘千丈在铁掌峰上死于

郭靖和黄蓉之手。裘千尺听后又悲又痛。她随即揭下面具，当众揭穿他当年私通

柔儿、挑断她筋脉、囚禁十余年的种种恶行。公孙止非但不认错，反而历数裘千

尺的恶行，将一切归咎于她。 

这一刻，两人之间早已没有“爱”的痕迹。剩下的只有恨，十余年累积的、

深入骨髓的恨。这份恨，就像当年那碗砒霜水，一旦沾上，便再无回旋的余地。 

 

第二节 公孙绿萼——父母婚姻的牺牲品 

公孙绿萼是这段婚姻最无辜的牺牲品。她自幼以为母亲早已亡故，而父亲对

她冷淡疏离。她从未见过正常的夫妻关系，却在这样冰冷的环境中长成了一个善

 
49
 金庸，《神雕侠侣》，页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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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真诚、愿意为爱牺牲的人。 

公孙绿萼同样生长在绝情谷这一冰冷、压抑的空间中，但她并未被同化。相

反，她对杨过的深情与赴死的勇气，正是对这一封闭环境的激烈反抗。
50
在父母

互相残杀、谷中人人绝情的背景下，绿萼的善良与牺牲，成为人性中超越阶级与

恩怨的一抹亮色。 

杨过的出现，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同于绝情谷冰冷生活的气息。他言谈

风趣，举止不羁，有时甚至带着几分调笑。公孙绿萼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男子，不

禁心动不已。但她深知杨过心中只有小龙女，故从未奢望得到回应。
51
小龙女为

救杨过性命，劝他迎娶公孙绿萼以换取解药，这番对话恰好被躲在一旁的她听见。

她亲耳听到杨过对小龙女表明心迹： “你我既然两心如一，怎容另有他念？”52
公

孙绿萼彼时心中幻想彻底破碎，神不守舍。这时候，她已经心存死意了。 

失魂落魄之际，她无意中听到父亲与李莫愁的密谋。公孙止明知会伤她性命，

却以“那恶妇十分精明，我女儿倘若只中假毒，焉能瞒得过她？”
53
拒绝了李莫

愁用假毒的提议，直言：“我虽舍她不得，可更加舍你不得。”
54
这让公孙绿萼万

念俱灰。 

 
50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9。 

51
 曾玟莲，《 〈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页 97。 

52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47。 

53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54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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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就心存死意，此刻更是彻底绝望。
55
但她转念一想，既然父亲要用她来

骗解药，她索性真的用情花刺伤自己，逼母亲拿出解药，以此帮杨过争取活命的

机会，也顺了自己求死的心。 

后来夺丹的过程中，公孙止被裘千尺的枣核钉逼得走投无路，便扣住女儿的

脉门将她当作人质。公孙绿萼眼见父亲如此狠绝，又看到杨过为顾及她而不敢上

前，便用尽最后的力气，将额头撞向父亲的黑剑。公孙止心中微微一酸，但随即

又将女儿的尸体向后抛出，挡下裘千尺的枣核钉。 

这“微微一酸”，与其说是父爱，不如说是一个自私之人面对亲生骨肉惨死

时本能的一丝不适。他与李莫愁密谋时，明知计划会害死女儿，却拒绝了保全女

儿性命的假毒方案，直言：“我虽舍她不得，可更加舍你不得。”56
两相对照，这

点转瞬即逝的酸楚，恰恰证明了他对女儿的死根本不当一回事。 

公孙绿萼的死，是父母婚姻悲剧最令人心痛的代价。她的选择与公孙止当年

为求自保、狠心杀死柔儿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为爱甘愿牺牲，一个为命不

惜杀人。公孙绿萼虽然是主动撞向父亲的黑剑，但这是她被父亲逼到绝境后的自

我了断。公孙止虽未亲手杀死女儿，却间接害死她。 

裘千尺同样难辞其咎。她手握解药，却以让杨过娶公孙绿萼或杀郭靖、黄蓉

为条件，迟迟不肯交出。公孙绿萼正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才选择自刺情花，逼母

亲拿出解药。若裘千尺早些拿出解药，这场悲剧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公孙止是主

 
55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页 97。 

56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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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加害者，裘千尺是被动的推手，两人共同将女儿推向了死亡。
57
 

 

第三节 殉情与相杀的对照——以天山双鹰为例 

在《书剑恩仇录》中，也有一对争吵一生的怨偶，即天山双鹰陈正德与关明

梅。 

他们数十年来口角纷争，没一日安宁。纷争根源是关明梅年轻时与袁士霄有

过一段情，但在一次争执后，袁士霄远走他乡，多年不见音讯。关明梅久候无望，

这才嫁给陈正德。
58
二人成婚后袁士霄却又归来，随后还跟随他们移居天山，与

他们比邻，陈正德因此疑心妻子旧情未断。两人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但谁也没

有离开谁。 

转折发生在他们与香香公主一起玩挑沙堆游戏时，陈正德不慎碰倒蜡烛，被

罚唱了一段吹腔。关明梅从未见过丈夫如此憨态，心中怡然快乐，回想起初婚时

的甜蜜，忽然意识到这些年来自己从来未好好对待丈夫，常常无理发怒，而丈夫

却始终一往情深，吃醋吵嘴说到底也是因为爱她才如此。她心中歉然，伸手握住

了丈夫，陈正德受宠若惊，热泪盈眶。关明梅又向他微笑，夫妻间数十年的隔阂，

在此刻悄然消融。这场童稚天真的游戏成为了天山双鹰婚姻的转折点，关明梅的

感悟“是向婚姻之爱的一种开拓”，她放下了对旧情的执念，转而珍惜眼前的丈

 
57
 陈墨，《细读金庸》，页 56。 

58
 陈墨，《情爱金庸》，页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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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59
 

后来，陈正德在激战中背后中剑，自知伤重难治，他对关明梅说，自己对不

起她，让她之后回去找袁士霄。关明梅听了，反问他还不知道自己这几个月来的

心意，说罢横剑自刎。陈正德抱着她的尸体，放声大哭，随后气绝身亡。 

天山双鹰与公孙止夫妇，虽然都是争吵一生的怨偶，但两对夫妻的婚姻本质

截然不同。 

天山双鹰的争吵，根源是陈正德对妻子旧情的猜忌。这份猜忌，源于他在乎

关明梅。他吃醋、他敏感、他有时不讲理，但他的所有情绪，都是因爱而起。关

明梅虽然暴躁，但她会在游戏中被丈夫的憨态打动，会反思自己“从来没好好待

他”60
，会在丈夫临死前用自刎证明自己的心意。两人的感情是双向的、对等的。

陈正德选择忍让，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他没有权力；关明梅最终殉夫，是因为她

心里有丈夫，不是因为她被道德绑架。他们的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两个人都

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性格不合、沟通不畅，才会吵吵闹闹几十年。 

公孙止与裘千尺则截然不同。裘千尺的爱与控制绑定，她以恩人自居，将夫

妻关系异化为师徒、母子、主仆。公孙止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表面顺从，内

心积压着无数不满。两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平等，裘千尺是“给予者”，公孙

止是“接受者”。当压迫超出承受极限，公孙止选择反扑，杀情人、囚妻子、逼

死女儿。两人的婚姻，从控制开始，以背叛转折，以毁灭告终。 

 
59
 陈墨，《情爱金庸》，页 194。 

60
 金庸，《书剑恩仇录》（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页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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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的差异，是这种本质区别的终极证明。天山双鹰以殉情告终，即陈正德

伤重，关明梅自刎追随。殉情的前提，是两个人之间有爱，愿意为对方赴死。公

孙止与裘千尺则以同归于尽收场：裘千尺设下伪装的陷阱算计公孙止，公孙止失

足坠入深穴时，反手将她一同拉下，最后 “一对生死冤家化成一团肉泥，你身中

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开。”61
相杀的前提，是两个人之间只有恨，只想

让对方死。 

在金庸笔下有不少的爱情故事中，女性往往扮演着男性“精神导师”的角色，

如黄蓉之于郭靖、小龙女之于杨过、任盈盈之于令狐冲。然而在公孙止与裘千尺

的婚姻中，这一结构完全失衡，裘千尺并非“精神导师”，而是“控制者”；公孙

止也非“被引导的英雄”，而是“被压制的弱者”。这正是这段婚姻走向毁灭的结

构性原因。
62
 

天山双鹰的悲剧，是爱被猜忌遮蔽，但爱始终在，且根基是平等的。公孙止

与裘千尺的悲剧，则是权力与控制的博弈，根基是不平等的，所以爱早已消亡。

双鹰最终能在和解中死去，是因为他们心中仍有彼此；公孙止与裘千尺至死都在

互相残杀，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仇恨。关明梅感悟到：“一个人天天在享福，却

不知道这就是福气，总是想着天边拿不着的东西，哪知道最珍贵的宝贝就在自己

身边。”63
，陈墨认为这代表了金庸的智慧，也揭示了人性中一个普遍的特点，总

 
61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84。 

62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11-112。 

63
 金庸，《书剑恩仇录》，页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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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追逐天边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身边的珍宝。
64
从这个角度看，双鹰的结局

虽有苦楚，却仍有和解与温情的回甘；而公孙止夫妇的结局，则是彻头彻尾的毁

灭，不留余地。 

第四节 小结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权力的不对等，终于互相的毁灭。 

十余年后重逢，两人之间已没有爱的痕迹，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恨。这份恨，

如同当年那碗砒霜水，一旦沾上，再无回旋余地。情花是爱的异化，砒霜是恨的

极致。二者交织，构成了从爱到恨、从控制到毁灭的全部过程。 

女儿公孙绿萼的死，是这段婚姻中最令人心痛的代价。在互相残杀的父母身

边，她却长成了一个善良、愿意为爱牺牲的人。她的选择，与公孙止当年杀柔儿

自保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为爱牺牲，一个为命杀人。公孙止是主动的加害者，

裘千尺是被动的推手，两人共同将女儿推向了死亡。 

天山双鹰的对照，则揭示了怨偶的两种可能。当爱被猜忌遮蔽，但根基平等

时，仍有复苏的机会；当爱被权力异化，根基不平等时，便只有毁灭一途。双鹰

最终能在和解中死去，是因为他们心中仍有彼此；而公孙止与裘千尺至死都在互

相残杀，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仇恨。 

同葬地穴的结局不是偶然，而是这段婚姻的必然。当砒霜与情花相遇，当爱

变成恨，毁灭便是唯一的出路。  

 
64
 陈墨，《情爱金庸》，页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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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研究以“砒霜”与“情花”为双重核心意象，系统梳理了这段婚姻从缔结、

权力博弈到背叛、报复、同归于尽的全部过程。研究发现，权力与地位的不对等

是婚姻走向毁灭的根源。裘千尺的爱与控制绑定，公孙止长期被压制，当依附变

成压迫，敬重便转化为怨恨。情花是爱的异化，砒霜是恨的极致，二者共同勾勒

出从爱到恨、从控制到毁灭的完整轨迹。 

在婚姻缔结阶段，裘千尺与公孙止的结合并非两情相悦，更像是一场命运的

偶然。裘千尺带着铁掌帮的武学底蕴与强势性格进入绝情谷，公孙止虽为谷主，

却在武艺与处事上长期受其影响与主导。这种强弱分明的权力格局，使得婚姻中

的“爱”从一开始就掺杂了依附与感激。裘千尺以“给予者”自居，将夫妻关系

异化为师徒、母子、恩人与债务人的多重不对等关系，严重挫伤了公孙止的自尊

心。闭穴功夫作为公孙止的家传武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压抑的功夫，需要以终

身素食为代价维持武功。这种强制隔离的压抑，与他在婚姻中的处境如出一辙。

公孙止表面顺从，内心却积压着无数的不满与欲望，最终以扭曲的形式爆发。 

柔儿事件是这段婚姻的转折点。裘千尺将公孙止与柔儿推入情花丛，又将绝

情丹浸入砒霜水，只给公孙止一枚绝情丹，逼他在自己与柔儿之间做出选择。公

孙止先假意表示愿意与她同死，骗取柔儿的信任，然后一剑把她刺死，再用她的

尸体擦干净剑上的血迹，转身向裘千尺下跪求饶。杀柔儿后的假意悔过、灌醉裘

千尺、挑断其筋脉、囚入地窟，每一步都是精心算计的报复。裘千尺在窗外亲眼

目睹全过程，却仍然相信公孙止是真心悔悟的，根源不在于她天真，而在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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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她坚信公孙止的一切成就拜她所赐，不敢也不会反叛。这种自负，让她在

亲眼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 

情侣中情花毒之对比则将这场婚姻悲剧提升到更普遍的层面。公孙止与柔儿

是被迫中毒，杨过也是被迫中毒，而小龙女则是主动扑倒杨过身上与他同甘共苦。

但是，他们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公孙止选择杀柔儿自保，杨过则宁死不屈。杨过

宁可不娶公孙绿萼、宁可毒发身亡，也不愿违背对小龙女的承诺。他答应去杀郭

靖，本是想借机报仇，但在真正面对郭靖时，却因郭靖的赤诚与大义而下不了手。

同一片情花丛，照出的不是武功的高低，而是人在生死关头的人性底色。公孙止

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他人性的必然。 

十余年后，裘千尺从地窟脱困，与公孙止在婚礼上重逢。两人之间已无爱意，

只剩下深入骨髓的仇恨。女儿公孙绿萼自幼以为母亲已死，父亲对她冷淡疏离，

在冰冷中长大却保留了善良与真诚。她亲耳听到杨过拒绝娶她，又偷听到父亲与

李莫愁的密谋。公孙止明知计划会伤害女儿，却拒绝了李莫愁用假毒保全性命的

提议。公孙绿萼万念俱灰，最终在父亲的剑下了断自己。她的死，是父母婚姻悲

剧最沉重的代价。公孙止虽然没有亲手杀死女儿，却是间接的元凶；裘千尺手握

解药却百般刁难，同样难辞其咎。天山双鹰的对照进一步印证了核心论点。陈正

德与关明梅同样争吵一生，但他们的争执源于对彼此情感的在乎，两人地位平等，

最终能在和解中殉情；公孙止夫妇的争执源于权力与控制的博弈，地位不平等，

最终只能同归于尽。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第一，填补了金庸研究中怨偶叙事的空白，拓展了

情感书写的讨论维度。第二，提出了砒霜与情花的双重核心隐喻，以砒霜象征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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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致，以情花象征爱的复杂与危险。第三，揭示了公孙止内心世界在小说中的

缺乏现象。金庸从未直接描写他的心理活动，这一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

特征。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对绝情谷的空间分析不够深入，跨文本对比案例较为

单一，对公孙止内心“缺失”的探讨未能从叙事学角度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从

空间叙事、更多怨偶类型对比、版本比较等方向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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